本檔案未經整理

與天神的搏鬥及生命的轉變                王素玲譯

創世紀三二22~32是一段非常奇特的故事。一個叫雅各伯的人在雅波克河與另一個人徹夜搏鬥，搏鬥之際受了傷，但他仍奮戰到底，毫不放鬆，最後在曙光初現時贏得了勝利。雅各伯不但得到了另一個人的祝福，也得到了一個新的名字。

這個故事所要表達的是什麼？搏鬥的理由和背景何在？爲什麼這個人要在晚上阻擋雅各伯？他們兩人是爲了什麼要搏鬥？這個故事曖昧模糊，不僅因爲它是在夜晚發生的，也是因爲它是源自異敎的神話故事。最初在沿河一帶，人們傳述着另一個有關河魔吞食渡河者的故事。在許多童話和傳說中也不難找到有關女水神、水怪、羅蕾萊之類的故事。不過聖經中記載的這則故事和異敎傳說中的故事有些區別：在傳說中人任由河魔的擺佈，陷進厄運的深淵，毫無反抗的能力，只好成了犠牲品。以色列人則以新穎的手法，重新編了一個人爲了生命和祝福而搏鬥，而結果兩樣兼得的故事。這新故事中含有人性和啟蒙的成分。聖經雖採用異敎的神話，但在人與上主交往的經驗中，上主呼喚人的名字，重視人的自由，並給人開啟了新的機運，這些經驗都使故事呈現出一種新的面貌。

讓我們再回來談談雅各伯。當我們聽到渡河，必定會想到凱撒斷然渡越盧比孔河的故事。這個故事給我們一幅痛下決心，貿然一試的圖像。「渡越盧比孔河」意即對完全陌生的一切敢作冒險。「河」意謂着一條阻隔新與舊之間的界限。要想到達新的境地或過一種新的生活，必須跨越這一界線。雅各伯在他的生活中遇到了這界線，不僅外在，就連內心，他也必須渡越他的盧比孔河了。

爲了能更正確明瞭其中的含義，讓我們再回到故事的起點，把故事重述一遍。因爲每一個生命點，每一個此時此地都是來自過去，它包含整個一生中所負的重擔，所烙下的印象以及所受的限制。不過同時嶄新且尚未經歷過的各種機運在這界線上能給人呈現出一個新的未來。

雅各伯和厄撒烏—母親和父親

雅各伯的生命就像所有的人一樣，在出生的那一刻開始，所不同的是他和另一個嬰兒同時來到世上：厄撒厄是頭生，全身披毛，雅各伯緊跟着出來，皮膚細緻白嫩。兩個兄弟一先一後就已暗示了競爭的開始，開始了因受寵愛或冷落而爭奪父母喜愛的戰爭。誰得第一，不僅指誰在出生時位於第一，也指誰是被選者或受寵者。兄弟姐妹間的排行以及父母對子女的態度對一個人的一生有決定性的影響。一個人或是老大或是老么。或是排行老二或是中間，或是嬌寵兒或是問題兒，或是母親的寶貝或是父親的長男，長女、這一切都會影響一個人的所行所爲，以及他的自我評價和對生活的態度。

在雅各伯生命中所出現的一個先決條件，就是他是他母親黎貝加的愛兒。「依撒格愛厄撒烏：因爲他愛吃野味；黎貝加却愛雅各伯」(創廿五28)。這段經文字面雖然簡單易懂，但其內含却非常複雜。成爲母親的寵兒是一個孩子所能獲得的一項至福，而通常父母只能祝福一次，也就是說只有一個孩子是他們最喜愛的。聖經在另一處提到過「奶與蜜」。奶就是父母的照顧和看護，這是每個孩子都應得到的；然而蜜能使生活更甜美，最能攫住人心，蜜就是父母的愛和贊許。「我愛你，因爲你就是這樣的你。」，這句話能帶給孩子追求生命的愛和生活中的幸福感(1)。雅各伯從開始就這樣被他母親所選、所愛，即是得到她祝福的兒子。

但是這種受到母親單方面的選擇及因此而烙下的印象會有可能有消極的一面。母親的寵兒通常也是個永遠長不大的兒子，過着嬌生慣養和被溺愛的日子：母親為他安排一切、他沒有必要學習自衞，奮鬥。也不肯學習正大光明地做人處事。母親爲他擋住了困難和爭鬥：一來因母親替他的憂慮會感染到他，他既擁有一切，何必又要奮鬥，他寧願借助媚力、詭計和花招來達到目的。再者，他還有一種可稱爲「皇太子」的態度，好像向所有人表示，侍奉他是一種榮譽。他不喜歡直接面對事情來克服困境。

厄撒烏就正好相反。他是一個好鬥之士，他喜歡粗獷和艱苦的生活，他深受父親的喜愛。但這種父愛和黎貝加的愛有很大的區別(2)。依撒格喜歡長子是因爲他愛吃野味，正好厄撒烏又能替他弄來野味。厄撒烏必須盡其所能來爭取父愛，並努力滿足父親的期望。這種要求以成果來換取贊許的愛很典型地表現在父愛和父親的召選中。

就這樣，兩個完全不同性格兄弟的生活早已注定。「依撒格愛厄撒烏，因爲他愛吃野味，黎貝加却愛雅各伯」，這簡潔的語句展現了兩種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向。

兄弟之間的競爭

雅各伯的態度不久即已顯露出來。他從他哥哥處騙得長子的名分。這實在可以說是詐騙，因爲他厚顏無恥地利用厄撒烏的兩個弱點：一是他貪吃最愛的豆羮，二是他打獵後正筋疲力竭。我們可以想像得出，厄撒烏在既餓又累的狀態下，哪裏還顧得什麼名分，除了豆羮，其他一切對他都不重要。他不再看清各事間的關聯。爲了得到他愛吃的豆羮，也許比這更糟糕的事他都做得出來呢！

雅各伯則非常清楚他所做的事及其目的所在。在力氣上他一定輸給厄撒烏，因此他就利用厄撒烏的弱點。雅各伯真可說是一位老謀深算的騙子。他知道如何輕叩人心並抓住人心，如何讓人被牽着鼻子走而不自覺。厄撒烏竟渾然無知，其至還可能出賣自己的母親。

接着，故事轉入了另一段錦囊妙計。這一次兒子和母親採取同一陣線。這就是有名的巧奪祝福的事件。依撒格原是想把他的祝福傳給厄撒烏。在父系社會中這原是理所當然的，況且厄撒烏又完全符合父親的標準。這個祝福可以看作是一項「委任禮」，直到今日仍有許多家庭中還舉行這禮。父親一方或母親一，或雙親一起，私下或公開地交託子女某項任務。最簡單且眾所周知的就是父母期望子女比自己更好，或期望子女都能成龍成鳯(通常他們並不過問子女是否願意，而讓他們終身擔負起這項委任)。父母要他們或是繼續事業，或是去完成一項任務，或是維繫一宗傳統。從亞巴郞開始在親族中就存在着這項「委任禮」。這是上主的祝福，是上主把亞巴郞的家族和世界的福祉連在一起的許諾，「地上萬民都要因你獲得祝福」(創十二3)。這個祝福一方面是給家族的，同時也是給整個世界的，得由長子傳遞下去。長子是被選者，也是上主所祝福的傳遞者。

依父親的想法，這個人選應當是厄撒烏。但是他們二人都沒有留意黎貝加和她的兒子別具用心。此時一項更深、更重要的母親的選擇和祝福竟已趕在父親的委任和祝福之前發生了。就像在聖經中另幾處一樣，母親的選擇和祝福擾亂了父權的委任。黎貝加是一位母親，她自然希望她的愛兒能飛黃騰達，而不能眼看着上主的祝福越過雅各伯，而不由他傳下去。

接着她採取的行動正是女人陰謀、詭計和誘惑的傑作。在有關蘋果事件中，厄娃是重要的主腦人物，亞當給人的只是一個弱者的形象。這次又是一個女子在一意孤行。黎貝加不經男子的同意，自作主張，採取行動。她在幕後拉線、推動、安排一切，直到雅各伯得到依撒格的祝福。當整個事情遭遇危機時，她也胸有成竹、應變自如。厄撒烏真是深惡痛絕，蓄意要殺害雅各伯。這使人想起加音和亞伯爾，因爲前者的祭品未被惠納，粗魯的加音便殺了心思細密的亞伯爾(3)。黎貝加只想到不要因死而失去兩個兒子，萬萬沒想到，他們活着她也同樣會失去他們。因此，她再次策劃，把雅各伯送往美索不達米亞她哥哥拉班處，要他在那裏娶一位他父親合意的子女爲妻。

一切都順利成功。不過如果我們回顧一下雅各伯故事直到此刻的進展情形，便會發現，一切都是母親替他所作的安排，所下的決定，是她把愛兒送上她要他去走的飛黃騰達之路。雅各伯自己毫無主見，不像個男人，他根本不知道自己要做什麼。這正是一個嬌寵兒的負面個性：他是個聽話乖順的兒子，他只照着母親的意願行事。

雅各伯必須突破自我面對生命

雅各伯離開家鄉後，開始一個新的生命階段，他必須脚踏實地，他必須學習自謀生活。爲雅各伯這是否真的是一個新的開始呢？沒有，他仍就背負着他的過去，即所謂的人的生命腳本，以及他從小以來爲求生存所學得的技能和習慣，就是一些在一段不爽快的童年爲能喘息而學得技巧。

雅各伯沒有鬥爭的能力，因爲一向是他的母親替他解除困難、舖平道路，他寧願在暗中欺騙他人和扭轉事態。同時我們也可以想像得到，雅各伯具有一個驕生慣養者所有的那分魅力和隨和，以便能隨心所欲地左右他人。這樣的人是不喜歡衝突和嚴厲的爭吵；他必定設法化解事態、平息紛爭，或者他就會像後來拉班要追趕他、控告他時，擺出一幅令人同情、可憐無辜的受害者的面孔。(創三一36)(4)

親族的法規和愛的決定

現在再讓我們看看雅各伯和拉班的兩個女兒辣黑耳和肋阿的故事。雅各伯啟程往親戚家去，以便在他們中選一個女子為妻。娶妻是一種聯姻的方式，直到近代還可看到這種依親族的利益和家庭的傳統來進行的婚姻，在古老的東方，根本沒有兩情相悅的事。然而在婚姻全由家長撮合的父系社會中，雅各伯和辣黑耳開始了新的轉變。他們兩人展開了一段美妙的愛情故事，這類愛情故事在聖經中不勝枚舉。當時，家庭的法律統治一切，男人駕馭着女人，女人則依她的生育能力來判斷她的價值。然而就在此時，有兩個人：一個我和一個你，不期而遇。這種召喚、相遇、人物、面貌和選擇在聖經中不斷出現。這是上主對人的召叫所產生的個人的相遇，或者是人與人之間的相遇。這裏我們觸及了聖經中最人性的部分，它直到今日仍舊影響着我們的生活，沒有它就無法想像會有人權的發展，以至婦女地位平等的可能。人的價值不再是他的職務，不再是一個號碼，既不因他是個男人，也不因她是個女人，而是他是一個位格，是唯一的「我」，因為天主說：「我，雅威。」時，交談的對象是天主的肖像。所以在雅各伯和辣黑耳的相遇中，我們可以看出，是一個我和一個你的相遇。在講述這事的句子中，讓人感覺到某種奇特的事。雅各伯一見辣黑耳就知道：就是她，不是別人。雅各伯為她打開了井口的蓋，這為當時的男人是一件很不尋常的事，他親吻了她並哭了起來。經上說：「雅各伯喜愛辣黑耳。」 ( 創二九18 ) 雅各伯選擇了他在井旁遇到的女孩，並且為了獲得她，替拉班工作十四年。雅各伯懂得愛，這也是他從他母親方面所得的本錢。當拉班蒙騙了他，他竟能貫徹長達十四年之久，為渴慕愛情而獻身服事的生活旅程。

拉班在雅各伯新婚之夜所施的騙局還有另一個特點。似乎親族的法律在此處戰勝了自由的愛情抉擇，拉班說：「我們這地方沒有先嫁幼女而後嫁長女的風俗。」 (創二九26) 就像厄撒烏和雅各伯爭奪長子的權利，而此處長女的權利得到了保全。極盡譏諷的是：雅各伯此次受騙就像他跟黎貝加欺騙他父親完全一樣。在兩處同樣是以假換真的掉包事件。雅各伯給了非他所選的假妻、肋阿他的愛和他的祝福，但當他發現真象時，非常生氣。他責問拉班說：「你對我作的是什麼事？」 ( 創二九25 ) 也許他當時也想起他對他哥哥所作的事。然而此處和父親的祝福有所不同：依撒格只能給一個祝福，即使這個祝福臨到假的一位身上，這祝福就已歸他所有。而愛却不能以騙術取得，也不會受騙。因為愛無論對他或對她都一樣，可以繞道而行，可以等待直到找到了真正的那一位為止。就這樣，肋阿一直是他所不愛的，而辣黑耳才是他所選的、所愛的。這雖引發了兩姐妹間在生育能力上的一場爭門，甚至還借用婢女助陣，但辣黑耳一直是勝利者。即使她無法像肋阿一樣多產，但雅各伯對她的愛終身不渝。

返鄉
雅各伯本身是受祝福的人，他給拉班帶來祝福，使他的岳父牛羊成羣、富饒多產。當雅各伯想帶着妻兒家僕返回自己的家鄉時，又展開了另一次的大騙局。拉班雖在求婚事件中欺騙了雅各伯，這次他可遇到了高手，栽在雅各伯的計算中。開始拉班欺騙雅各伯，他把應該分給雅各伯當作工資的，有黑點和斑點的羊都先趕到別處去了。但是雅各伯終以巧計取勝他的岳父，並且經過一段時間後，幾乎大部羊羣均屬他所有。此處雅各伯又一次以他的方式達到了目的，因為他並沒有找拉班理論，却在暗地裏奪回了自己的權利。
再一次出現了和過去厄撒烏相同的情形。雅各伯把財富和拉班家的祝福都據為己有，這使拉班和他的兒子們大為光火。拉班的兒子們想要捉拿他，使得雅各伯的處境又危機四伏。

尚未了結的過去
雅各伯只得逃離拉班的地方，再回到他童年的故鄉。因此他又重拾他過去的歷史：那被他欺騙的哥哥和那偷來的祝福。這個祝福不僅是他個人和他家庭成功致富的祝福，也是天主給亞巴郎和他的後代作為對整個人類許諾的祝福。直到目前這祝福確已使雅各伯致富，但他尚未負起亞巴郎真正後代的責任。以前雅各伯從厄撒烏處逃走時，對他欺騙的後果沒有作過任何思考，就這樣帶走了祝福。

如今輪到他應該面對解釋的時候了，因爲厄撒烏正等着要跟他算這筆尚未了結的舊帳。雅各伯不願先自己面對他的哥哥，便派了牲畜羣隊先他而行，替他去進行遊說並平息厄撒烏的怒氣。這完全是舊時的雅各伯。就像上次他以豆羮得他哥哥長子的名分，這次他同樣想用禮物來收買、平息他哥哥的怒氣。
生命的轉變與人格的成熟

這裏開始了雅各伯夜間搏鬥的故事，也是他生命的轉捩點，因為在他身上有了新的轉變。他讓他的妻兒大小先渡過了河，而自己仍留在河的這岸；因為只有他能夠解決將要發生在他身上的事。雅各伯確實知道，再這樣下去是不行的。一個一向廻避爭鬥和嚴厲紛爭的人，現在要面對自己並面對生命了。本文提到的就是雅各伯與神及與人的搏鬥( 創三二29) 。上主是永遠生活的，祂能夠把人從阻撓生命的過去召來並賜以生命。所以在這一次爭鬥中事關雅各伯的生命，要看他是否長大成熟了，是否改掉了他老是躲避麻煩的舊習慣，或者他仍舊是老樣子。這次的搏鬥也是與人有闕，那就是和他哥哥厄撒烏的紛爭，以及和他父母權威的抗爭，因為他們所給他的委任有違他生命的規章。在這場搏鬥中關係到他的長大成熟，和從自身的過去中求得解脫。
雅各伯在這一夜所遭遇的，就像許多人在面臨或感受到某種界限、某種轉捩點時所有的經驗一樣：老是在原地打轉，老是讓那些阻擋我步入成熟的舊習和過去所烙下的印象作祟得逞， 再這樣下去是不行的。因此與上主的角力和搏鬥意謂着是為了自身的成熟成長，為了突破自我，為了從限制生命的過去中痛苦解脫出來而搏鬥。
從雅各伯向挑戰者爭取祝福的要求中看出，這是一場生命的搏鬥，而且雅各伯也知道這是所為何來。這次他才靠自己奪得祝福。這個祝福不再是欺騙得來或由他母親輕易送上的，而是他獨自贏得的。還有另外重要的一點，雅各伯在搏鬥中負了傷。每個新的開始，每次從過去中解脫出來時，不可能沒有些許的傷害和痛苦。沒有分裂和死亡就不會有生命。就這樣雅各伯在這一夜中，得到了他的生命型態，他長大了，成了一個成熟的男人，並獲得了一個新的名字「以色列」，意即上主的鬥士 ( 創三二29) 。

新的生命與和解

現在的雅各伯和數天前仍然在牲畜僕人羣隊之後躲躲藏藏的那位舊雅各伯有了多麼大的差別啊！他親自走向前去迎接朝他奔來的哥哥，兩人相互擁抱。厄撒烏根本沒有注意那些牲畜，他對其他一切全不感興趣。他所關心的只是他的弟弟和與他重逢及和解。如果他遇見的還是一味避著他、躲着他的舊雅各伯，我們不知道他可能會有怎樣的反應，是否在他內又會燃起過去那股忿怒之火。我們也可以這麼看，因為雅各伯的行為表現不同了，更好了，因為他開誠地迎接了厄撒烏，以致產生了新的變化。這也是一般人可以經驗到的，那就是新的行為、新的態度會引發也許在過去無法出現的新局面。
雅各伯的故事到此還沒有結束。它隨着他的兒子，隨着以色列人民及在教會內延續至今。並且這個故事指出了解放神學所重新發現的理論。救贖、上主的救恩並不是純超自然的，不是簡簡單單從天上掉下來的，也不要把我們人類帶往陌生之地，而是在我們的現實生活中完成，使人從社會(5)和心理的依賴中解放出來，使生活得以完滿，並引向人格成熟的發展。

附註
(1) 參閱：佛洛姆著「愛的藝術」中文譯本頁六四 ( 志文出版社 ) 。
(2) 參閱：同上：頁五五。
(3) 此處即心理分析中所謂的「自戀症」，我因着自戀而處於自我的中心，並且感到如同被拒絕和被排斥。
(4) 根據C. G. Jung雅各伯發展了他”anima”即他女性的一面，而沒有完全整合”animus”即他男性的一面。一個完滿的人性同時含有animus和anima兩者。
(5) 參閱出三17所記載的以色列子民開始從社會的困苦中得到解救。

本文譯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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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檔案未經整理
